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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吾師－李欽湧博士                                   劉鎔毓                                                                      
最近在趕一篇博士班的報告，是探討中年成人學生之心理社會發展，也正處即將進入中年的我，有些感受。十八年前，老師返台任教時，不也正是這個年齡，想到這裡，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對老師的印象一直定格在十八年前，他那充滿朝氣、陽光的笑容不只風靡社工系所的學生，恐怕對當時社工界都是一個話題，真是帥呆了。記得當時有一部高票房的電影「末代皇帝」，其中飾演溥儀的男主角（尊龍），有一場戲是穿著全身白色的衣服打網球，其帥氣令人著迷，而當時我們一致認為老師與劇中的溥儀真是像極了，也深深以有這麼出色的師父為傲。還記得他常常穿著鮮豔的夏威夷T恤，戴著墨鏡，踏著輕快的步伐出現在系館，巔覆了傳統教師的形象，非常另類，也打破了我們當時對教授的刻板印象，真是個活力四射的人。

我與同班的意真、大霞、庶深、秀芬是少數幾個有幸讓老師指導論文的學生，他回台後，大概巴不得將他在美國的絕學全數貢獻給祖國與母校，每天的行程都是滿滿滿，除了校內事務外，校外的演講、台大的課….真是非常忙碌。可是，他最令人懾服的是，再忙，看到我們有所求，他一定傾囊相授，其認真的態度一直深深的影響著日後也為人師表的我。其實，這是很難的，許多人常會因為成就愈高，架子愈大，可是老師不管對誰都是那麼熱情，他能受這麼多人尊敬、懷念，除了他的專業外（其實當時老師所教的課，我已經全還給他，忘光了），更重要的應是他對人的態度，一種真誠的熱情，他的風範令人難忘。

記得我當時的論文是做「酗酒病人對家庭的影響」，採質性研究，由老師與當時草屯療養院的吳潮聰院長一起幫我申請衛生署的研究經費（二十萬），為此，老師還數次帶我到草屯療養院討論，而我所做的質性研究當時國內並不成熟，也很少人做，我其實是很茫然的，多虧老師的鼓勵與支持，細心的幫我修改訪談大綱，不厭其煩的一步一步帶領著我，對於一個研究的入門者而言，對我起了很大的安定力量。走筆至此，17年前，他坐在辦公室與我討論論文的情景彷彿歷歷在目，很後悔畢業後雖然偶而會從大霞那兒獲悉他的近況，但是因諸事繁忙，總以為以後還有時間，總想等自己有空，而未曾親口向老師表達謝意。今年大家在教師節前所寄的賀卡，是我唯一曾親自參與的紀錄，時隔不到一個月，大家再聚，竟是如此情景，也許老師也用他的生命為我們這些失聯已久的同學搭起橋樑，要我們多互通訊息，多珍惜往日情誼。
根據報載消息，老師一直忙碌的付出，可能他仗著身體底子不錯，過度透支，才會造成無法挽回的缺憾。每思及此，內心深處的難過與不捨，總讓我沮喪不已，理智上雖然知道這是每個人必修的生命課題，但是，真正面對，卻又是如此令人難過。過去總以為親愛的父母師長永遠都會在他們的生活軌道上好好的活著，時至中年，恍然發現，應該不等於必然，原來我們已經過了接紅帖聚會的階段了，十幾年大家總難得再聚，沒想到，再相聚卻是為了紀念我們敬愛的老師，怎不令人傷感！只希望老師一路好走，他一生奉獻助人工作，就當他是人生功課已修完，提前畢業而已。祝福老師，他的風範永遠存在我們心中，也希望親愛的東海師長及眾友人好好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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